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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新年，年年过关”，虽然做的不是讨

债公司，但是年年讨债已经成了张跃昆（化名）

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尴尬命题，供应商材料款，

分包商工程款，民工回乡过年的工资都要付。

然而，钱呢？都被建设单位拖欠了。

12月9日，当记者电话联系张跃昆时，他

正准备去五河县讨要一笔1000多万的工程

款。一路上，神情无奈的张跃昆还自言自语

道，去年接的工程，到现在都还没结账，今年能

不能过这个年，全看这次了。同去的还有他公

司的财务王敏。王敏说，这几天，张总已经将

其他欠钱的建设单位跑了个遍，但大多是无功

而返，如果这趟也是这样，那可就惨了。因为

还有几百号民工等着他发回家过年的工资和

奖金。

进门、入座，未及惯常的寒暄程序走完，就

听到王敏开始哭一样的叙述了。对面那位被

称为张主任的建设单位负责人皱起了眉头，可

没一会儿就亮出了足以让人惊讶的大嗓门，打

断了王敏的话头：“欠你们的钱，我不赖，现在

要还，不可能。告到法院也是这句话……”

“还钱，天经地义，我们会研究一个还款计

划的。不过，我们的领导出差了，现在还定不

出还款计划。当然，你们也应该考虑一个大家

都能接受的方案。比如，利息部分怎么处理等

等。”在张主任长时间的絮叨中，张跃昆终于听

明白了，额外的利息是不可能的了。经过一番

交涉，最终，张主任还是给了一百万。

但还没等到张跃昆赶回自己的办公室，下

午，从各种渠道打探到他“有钱了”信息的材料

商、分包商们蜂拥而至。张跃昆刚在办公室内

坐定，众人就开始了带着哭腔的叙述。短短的

一个半小时，一样的苦衷被叙述了N次，张跃

昆也只得以给钱和不给钱的方式，打发这些讨

债的人，最多的给了10万。

记者 董艳芬 任金如 丁林

你13万旅游款追了半年，他1000多万工程款还没着落

年底讨债路漫漫 心慌慌

“年关难过年年

过”。2012 年的日历

很快要翻到最后一页，

每到岁末年初，都有一

些企业忙于“要债”。

有的亲朋好友齐上阵，

竭尽所能终如愿以偿，

有的对债主围追堵截

仍然竹篮打水 ，有的甚

至因为债务纠纷对簿

公堂，有的甚至还不惜

求助民间讨债公司。

漫漫讨债路上有哪些

艰辛故事？记者采访

了合肥 3 个人的讨债

“样本”。

“不在讨债，就在讨债的路上”。12月1日，

谷川（化名）在自己的QQ签名上，更新了这样

一句话。42岁的谷川是合肥一家旅行社负责

人，从事旅游工作已经7、8年的他每到年底，都

会为“讨钱”而烦恼。“合肥的旅行社行业竞争越

来越激烈了，很多团款都是先由组团社先垫付，

有时候一年半载也收不回来，一到年底，头都大

了。”谷川告诉记者，旅游是服务行业，这些欠款

的单位既是他的债务人同时又是客户，所以讨

债之路更加艰辛。

“如果双方发生不愉快，很可能就终止合

作了，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无形的损失。所以我

经常更改类似的QQ签名，希望对方能够主动

意识到。”采访中，谷川多次向记者强调，不要

泄露客户信息，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12月6日，星期四，上午10点，谷川按照

头一天约定好的时间来到客户公司，此行的目

的是为了追回预先垫付的13万元团款。谷川

说，这是今年4月份发生的业务，之后的大半

年时间里，自己先后来了6、7趟，但总是被各

种理由搪塞过去。“不能直接说，不能硬碰硬的

说，办公室有人的时候也不能说，所以一般都

会选择周四、周五的时候过去。”

期间，谷川与客户公司负责人的谈话从最

近的热门话题，绕到明年的出游计划，最后回

到13万的旅游款。遗憾的是，这一次和前几

次的情况差不多，对方称年底公司资金吃紧，

并承诺等12月份年关一过，就把款转过去。

从客户公司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已经是中

午12点，午饭稍事休息后，谷川向财务要了一

份最新的应收账款表，这上面除了这13万大

的团款外，七七八八的小团款加起来也有10

多万元。

对于像谷川这样的中小旅行社来说，12

月份已是进入淡季，这段时间里，导游业务人

员加强培训，而老总基本上处于“讨债”状态，

按照垫款时间、金额，谷川自己心中有了大致

的“收款计划”，这天下午，他又电话预约了第

二天准备去讨要团款的企业负责人。

“旅行社的‘三角债’特别多。”采访中，谷

川坦言，自己也还欠了地接社的2、3万元的团

费。“客观地讲，我也已经拖了一段时间，想等

到我把全部团款收回来，一次性和地接社结

清。”

谷川向记者透露说，旅行社是薄利行业，

对于像他这样的旅行社来说，一年的利润也就

20来万，这也意味着，如果年前这些应收账款

收不回来，这一年就白干了。

12月7日，周五，合肥龙岗开发区内一家

新能源公司。

冬日的清晨，虽有阳光的照射，但仍敌不

过低温的侵袭。来到办公室，倒了杯开水刚落

座之际，张群接到了经理的一通电话。电话那

头，领导让她下楼，一起外出去要债。

今年7月底，张群来到了这家新能源材料

公司。四个多月的新工作下来 ，张群说，有近

一个月的时间在找欠公司钱的人，而自己本职

的销售活，完全搁下有半个月了。

张群所在的公司主要生产一些带点技术

性的工程材料，包括路牙石、透水砖等。

接近上午10：00，按照被告知的地址，张

群和经理俩来到了长江东路三十埠大桥东侧

的一家小工程公司。原来，当天上午早些时

候，张群另外三位同事，找到了欠公司8万多

元的包工头。把欠钱的主“堵”在公司后，同事

们打电话叫来了经理。

可经理去了，效果也并不明显。对方执意

称之前从张群公司采购的透水砖质量不过关，

因此被质保部门扣了一笔质保金，并声称：质

保金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就偿还赊了一年

多之久的透水砖的费用。

有些性急的张群，为此和这位近不惑之年

的男子“杠上了”。可杠归杠，些许老赖的包工

头的一句“没钱”，让这五个人灰溜溜地又回到

了单位。临走时，张群抛下一句话：“过两天还

会再来。”

11：30，吃完午饭后，意味着张群的讨债活才

完成一半。当天下午，上午的原班人马又来到了

望江路和潜山路交口附近的华府骏苑小区。

其实，半个月之前的一天，张群和同事们

已经在这个小区待了整整一天，但始终没有见

到欠着4万多元的欠债人。但更“倒霉”的是，

不见踪影的债务人的岳母却叫来了民警。好

在在民警的调解下，债务人的岳母说出了女婿

父母的住处。而凭着这一线索，张群他们来到

了政务区一个小区。

张群自己也知道，儿子欠钱，打扰老人家

其实很不应该，但想到早些拿到4万元材料

费，回去好交差，只好硬着头皮去敲门。起初，

张群的经理去敲门，老人家并没有开，而也许

是女性的优势，到张群去敲时，一位老奶奶半

遮半掩地拉开了保险栓。

欠钱的人不在，张群也不好多向老人家追

问。而此时，债务人已不再接经理的电话，好

在张群的手机号，对方并不知道。和债务人通

了电话，并表示在其父母住处时，对方可能担

心影响到老人家，立即在电话中向张群表示，

第二天立即把尾款打到新能源公司的账户。

大的经济环境下，张群公司的日子本就不

好过，因此，近一段时间，公司上下十多号人，每

天都有外出讨债的。只不过，有的运气稍好拿到

了欠款，有的呆了一整天连人影都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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